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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两次外系讲座

在扬州师范学院读书期间，我这个人不善于交际，精力尽可能集中在学习上，除非原来省中认识的学生，否则其他系的，几乎没有联系。我们这一届工农兵学员，扬州师范学院总共招生6个系320人，中文系和数学系，各招生80人，两个班，物理系和化学系，各招生一个班，每班40人；体育系和外语系，各招生40人，是两个小班。虽然军训时有所熟悉，但除中文系、外语系的比较活泼外，彼此几无联系。197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的词二首《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 鸟儿问答》公开发表，为给全校师生员工作学习辅导，扬州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邀请中文系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杨老师宣讲。《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写于一九六五年五月，气势磅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念奴娇· 鸟儿问答》则以寓言的形式，通篇充满了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嘲弄：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伴随着杨老师抑扬顿挫、深入浅出、富有诗意、声情并茂的朗诵和讲解，一会儿把我们带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使我们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一会儿把我们带领我们俯瞰祖国的大好河山，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襟精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令我们钦佩得五体投地，也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尽管杨老师与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老师过去是扬州师院的同班同学，杨老师是班长，他是团支部书记，但他给我们讲课，不但泰兴口音特别浓，并且道理也说不清，个别提问，也是如此。与杨老师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于是让我萌生了以后有机会，争取多听些讲座、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念头。

因为我们的正课都在上午，下午通常是自习或实验课。第一学年，学业相对轻松些，故遇到外系有感兴趣的讲座时，我就会去听听，印象较深的有两次：
①体育系讲座
主讲人介绍的是：鲍勃·比蒙的男子跳远世界纪录。1968年7月1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19届奥运会上，美国运动员鲍勃·比蒙在男子跳远比赛中，以8.90米的优异成绩获金牌，打破苏联运动员伊戈尔·捷尔—奥瓦涅相一年前(1967.10.19)同样是在墨西哥城创造的8.35米男子跳远世界纪录，并且一下子超过原纪录55厘米。   

主讲人为我们讲解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分为夏奥会和冬奥会，都是四年一届，并且阐明了奥林匹克精神，使我们对奥运会和奥林匹克精神有了最初的了解。
主讲人还分析了墨西哥城为何能连续两创男子跳远世界纪录的有利原因，这就是墨西哥城处于高海拔地区，使运动员所受地球引力小，有利于创造好成绩，而比蒙在男子跳远比赛中，之所以能跳出8.90米的优异成绩，除了他优异的身体素质、完美的技术动作外，还与天赐良机有关。他这一跳时，顺风，且风速接近有效顺风风速的极限。因此，当时国际上普遍把比蒙8.90米的优异成绩认为是21世纪的纪录。确实，比蒙8.90米的世界纪录一直保持了近23年，直到1991年8月30日，才被另一个美国运动员迈克·鲍威尔在东京以8.95米的成绩打破。
②郑华丰老师的文学评论课
郑华丰老师，本是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的研究生高足，据说，刘大杰教授是我国文艺批评和文学评论方面的权威。因1957年反右期间，刘大杰教授的“不当言论”，引起有关方面不满，本欲拿刘大杰是问，但考虑到刘名声太大，结果就“杀鸡给猴看”，把郑华丰贬到扬州师范学院。对郑华丰老师来说，是不幸的，但这却是扬州师院的幸运，更是扬州师范学院学生的幸运。
郑华丰老师的这次文学评论课，是对茅盾先生名著《子夜》的评论。郑老师首先交待了《子夜》初版（1933年）的时代背景，除郭沫若外，我第一次听到三十年代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及其中坚人物郑振铎，郑老师还介绍了茅盾先生的其它作品如《林家铺子》等，介绍了瞿秋白当年对《子夜》的评论 “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而郑老师对长篇小说《子夜》的推崇之极，更上升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十年代里程碑式的作品”。郑老师的话，其实绝非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茅盾的小说，素以全景式地展现宏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见长。《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并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小姐们的伤心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以全面的表现。”当然，茅盾的“大规模”“全面”描写，并不是把各个生活断片随意拼帖在一起。他精心结构，细密布局，通过主人公吴荪甫的事业兴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它多重线索，从而使得全篇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最终以吴荪甫的悲剧，象征性地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茅盾近乎以写史的态度创作小说。《子夜》的情节，被镶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的。小说中描写的一些情景，如公债交易，蒋、冯、阎大战等，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实的史实。《子夜》把这类非虚构性的话语引进小说，与虚构性话语融合、辉映，应该说是相当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文体试验。《子夜》的史诗品格，无疑得益于“诗”与“史”两种语言巧妙调适与组合。
聆听郑老师的精辟剖析和教诲，使我对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文学评论的社会价值开始有点理解了。
